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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京字第一号证据”

与大田这位照相师傅有关

编者按：近日，美国的一位网友

在海外社交媒体发布视频称，其
收到了一本二战时期的相册，里
面有30余张记录侵华日军犯下南
京大屠杀罪行的彩色照片。此
事引起了国内数百万网友的关
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 9 月 1 日对《环球时报》
表示，馆方正在积极回应视频中
外国人士提供的线索，已通过包
括社交媒体在内的多个渠道联系
对方，但截至目前尚未与对方取
得联系。

2015 年，《南京大屠杀档案》
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记忆遗产名录》。相关档案中，
包括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6毫米
摄影机及其胶片母片，南京市民
罗瑾冒死保存下来16张侵华日军
自拍的屠杀平民及调戏、强奸妇
女的照片，南京军事法庭审判日
本战犯谷寿夫判决书的正本等珍
贵的物证和书本。其中，罗瑾冒
死保存下来的16张珍贵照片，被
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在法庭出
示，对审判日本战犯发挥了重要作
用。目前，照片藏于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复印件在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展出。

2005年2月5日，南京人罗瑾
病逝于上海，享年82岁。很多人
不知道的是这位保存了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重要血证的照相师
傅，曾低调地在三明大田县生活
了半个世纪。9 月 3 日是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在全国
各地举行多种活动弘扬伟大抗战
精神之际，让我们一起记住罗瑾
这个名字。

1993 年 9 月，罗瑾从
大田回到南京，在纪念馆
里，发现有几张是他当年
收藏的日寇屠杀中国人的
照片。经过馆内朱馆长介
绍，罗瑾方才得知，这本相
册最后被他的同学吴旋取
走，把它藏匿在大佛底座
下，后辗转多处收藏并一
直保存到抗战胜利。

此后，罗瑾先后多次
应邀回南京确认密藏屠杀
照片的遗址。罗瑾壮举渐
渐浮出水面。罗瑾自从离

开南京后，因迫于生计，并
出于安全考虑，对这期间
的经历，讳莫如深，辗转各
地，从未对人说起。1993
年，罗瑾才开始把这段尘
封的历史向后人讲述。罗
老是个热心人，如果学校
教育需要，他从不推辞，甚
至远赴福州讲课。电视台
采访取镜，罗老亦不厌其
烦，顶着烈日协助拍摄。

罗瑾先生的壮举最后
被改编成文学剧本，并拍
成电影《屠城血证》。

1945年抗战胜利。
南京大屠杀罪魁祸首

之一、原侵华日军第六师
团师团长谷寿夫于 1946
年 2月 2日在东京被捕，8
月 1 日被引渡到中国，10
月 3 日从上海押解到南
京，准备提交国防部审判
战犯军事法庭审判。然而
谷寿夫百般抵赖，否认其
所犯罪行。

此时的吴旋正失业在
家。一天他在新街口看
到号召市民提供日寇罪证
的公告。他赶紧跑回家
里，从床下拖出那只旧皮
箱，翻开上面的层层衣服，
从箱底下取出那本令他提
心吊胆保存了 6 年之久、

已经发黄的相册。
第二天上午，吴旋将

它小心翼翼的揣进怀里，呈
交给南京市临时参议会。

1947 年 2 月 6 日，国
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
谷寿夫开庭公审。南京市
临时参议会将吴旋上交
的照片和呈文转交给国
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在法庭上作为指控的“京
字一号证”出示。在铁证
面前，谷寿夫虽竭力否认，
亦无法逃避其应受之法律
惩处。

1947 年 4 月 26 日上
午，法庭将被告谷寿夫验
明正身，押赴雨花台，依法
枪决。

1940年，已经离开照
相馆的罗瑾为了生计到

“汪伪政府交通电讯集训
队”当学员，集训队就驻
扎在南京的毗卢寺中。
罗瑾和 100多个学员白天
学发报、学旗语、学架线，
晚上睡在大殿里。

他害怕相册放在家
中不安全，就悄悄地把它
带到集训队，藏在宿舍床
板下。

1941年初的一天，日
伪宪兵突然在寺内进行
大清查，罗瑾害怕相册被
敌人发现，情急之下赶紧
把它藏在毗卢寺茅厕墙
上的洞中。

几天以后，当他准备
把相册转移时，发现相册
不翼而飞了！罗瑾顿感
形势不妙，万一是被鬼子
或伪军发现，追查起来可
是要杀头的！于是他赶
紧逃离南京，辗转苏州、
上海、福州等地，最后落

脚在福建大田县，就此隐
姓埋名。

其实相册没丢，而是
被班上同学捡走了。那
一天早上，同在通讯队的
吴旋早起上厕所，发现墙
下草堆里有一本册子，他
捡起一看，竟然是一本日
本兵屠杀污辱中国人的
照片集。

在队里，吴旋曾听他
最要好的同学洪宗炎说
起过这本相册，是罗瑾保
存的。这么一想，吴旋觉
得这本相册将来一定很
有价值，于是就将它放进
口袋里，带回宿舍，并趁
着值班站岗的机会，把相
册偷偷放到毗卢寺一座
佛像底座的夹层里。

1941年秋，通讯队集
训结束，吴旋又去佛像那
摸出了这本相册，然后将
它放到自己箱底，冒着生
命危险带在身边，一直保
存到抗战胜利。

1937 年 11 月 20 日，在
日军的步步紧逼下，国民政
府下令迁都。这时，年仅14
岁的罗瑾家境穷苦无力外
逃，只得跟着难民群躲进了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设
立的难民营里。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
军侵占南京后，公然违反国
际公约，大肆屠杀放下武器
的中国士兵和手无寸铁的
平民百姓，古都南京遭受一
场空前的浩劫。日军士兵
在南京肆意烧杀淫掠的同

时，为炫耀其“武功”，自行
拍摄了不少照片。

1938年,局势稍稍平定
后，罗瑾到长江路估衣廊附
近的华东照相馆当学徒工，
以养家糊口。1938 年 1 月
上旬的一天，一个日军少尉
军官来到店里冲洗两卷“樱
花牌”胶卷，老板把胶卷交
给罗瑾，让他拿到暗室去冲
洗。罗瑾仔细一看，发现其
中有不少是日军砍杀中国
军民与侮辱强奸中国妇女
的镜头。

那一张张日军暴行照
片让罗瑾气愤不已，他就偷
偷利用底片加洗了一套保
存起来。此后，每当日本兵
来冲洗照片，如果发现有日
军烧、杀、奸、淫的照片，他
就会偷偷加洗几张，就这样
一共保存了 30多张这样的
照片。后来，他从30多张照
片中精心挑选出 16张最能
反映日军暴行的照片，贴在
相册上。为了表达心中的
震惊和愤恨，他在这本相册
封面上画了一颗“滴着鲜血

的心”，旁边是一把日本军
刀，又在右上角写下“耻”
字，把它小心翼翼地藏匿在
房梁上。

为了安全起见，一开
始，他将相册藏在照相馆暗
室案板下，后来又转移到家
中，藏在房梁上。他知道，
私藏这些照片一旦被日本
人发现是要杀头的，但为了
将来有一天能为惨遭杀害
的同胞们讨还血债，他决心
将这些罪证照片悄悄地保
存下来。

上世纪80年代，在三明
大田县，很多人都知道县城
的街上有一家“上海照相
馆”，这也是许多大田人拍照
首选的地方。罗瑾经营的

“上海照相馆”，早期位于旧
电影院对面，后搬到凤山西

路教育局楼下，最后又搬至
电力公司边上，两个店面打
通合一，招牌却始终不变。

在大田人的印象中，罗
瑾个子高大，精神矍铄，常
常骑着一辆摩托，身穿格子
衬衫，操着一口吴侬软语的

普通话。对罗瑾的身世，大
家只知道，他不过是一个照
相师傅，却并不知道，他是

“日本侵华和南京大屠杀”
血证相册的主人。

1990年夏天，罗瑾旧友
的儿子前来大田探望，说起

当时报纸刊登的一篇文章，
提起当年有一位年轻人冒
着生命危险，保存了许多日
寇残杀无辜同胞的照片，后
来成了审判日本战犯的重
要证据。一段尘封了 50多
年的往事，才慢慢揭开。

县城的照相师傅 藏有一段惊人壮举

N新华网 环球网 大田新闻网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网

相册丢失后
逃到大田隐姓埋名

为惩办南京大屠杀元凶
提供了铁证

电影《屠城血证》的原型之一给日军洗照片时，学徒工冒死藏下16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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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为罗瑾，右为吴旋

▲罗瑾
冒死保存的
16张照片，
原件现保存
于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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